
香港傳媒很喜歡
拿學校教科書價錢作
文章。每年暑假開始
，大家便拿各學校的
書單來比較，抨擊書
單價高的學校不當，
指摘教科書出版奸商牟取暴利。

有沒有傳媒拿學生的整體開支比較
，看看哪一個環節的費用較多，教科書
佔學生的整體開支幾多個百分點？

剛在網上讀到一則小學生開支的估
計，雖然學費全免，學生每個月的補習
費是一千元，校巴費五百元。所謂補習
費，是放學後把學生送往補習學校做功
課，做完交補習學校老師核對無誤才回
家。

算一年上課十個月，補習費合共一
萬元，校車費共五千元，合起來已經是一萬五千元
了，還未計算送孩子去補習學校的來回車費。

幼稚園呢，一般學費是每月三到五千元不等，
未計茶點費，而且只是半天上課，再加上校車費，
一年要花四到六萬元了。

這些開支比較每年二千到四千元的書簿費，後
者佔的倒是小數額，奇怪為何傳媒的矛頭偏要指向
教科書，難道書商和作者不用吃飯生活嗎？

願意每個月交三、五千元學費，送孩子上幼稚
園的家長是大多數，我總不明白政府為何推行免費
中小學教育，家長負擔得起，也願意付，讓學校得
到更多資源，不更皆大歡喜？

有一句帶點市井味的廣東話叫：
「十八歲，卜卜脆。」

形容女子青春少艾，像新鮮水果
（例如葡萄）的飽滿多汁。比喻生動貼
切，又押韻，因此頗為流行。

有人認為這句話來自許冠傑的歌
《有酒今朝醉》，很可能。這首歌裡面

的確有 「卜卜脆」，但整句是： 「買包花生卜卜脆。」歌
裡面也有 「十八歲」，整句卻是： 「行年十八歲，懶風趣
。」是這首歌的聽眾，巧妙地把兩句拼湊成廣東話中的新
方諺。卜卜脆的年紀也愛吃卜卜脆的零食，進戲院喜歡帶
包薯片、蝦片，或者在戲院大堂買包爆穀。

時光如流，從十八到八十也是轉瞬間事。這時候皮膚
鬆弛，膚色黯淡，全身沒有一處有彈性的地方，就像鬆脆
的克力架轉了潮，再談不上一個 「脆」字，包括聲音，不
再清脆得像出谷黃鶯，而是低沉嘶啞。

人到八十，卻也有 「脆」，一是牙齒脆。有老人家在
吃脆花生時，僅存的牙齒中的一顆也應聲而碎。硬的不能
吃，韌的老的也咬不動。他們會隨身帶一把小剪刀，剪碎
了吃。二是骨脆，隨着年紀增長，尤其是女性，很容易有
骨質疏鬆的毛病，不但一跌便斷，甚至稍一用力，也會應
聲而斷。真是 「十八歲，皮膚脆卜卜；八十歲，骨頭卜卜
脆。」

過去的公關專家，職在為公司
「補鑊」──危機善後工作；今天

的公關專家，已進而講求如何把事
情做好──完美地辦妥任務（Task
）。我們的每周 「為食隊」，有公
關專家，愛在享受美食時大發高論

。他認為今日的公關藝術，再不能單靠 「製造言論」
或 「轉移視線」去面對機構的危機，像八達通近日轉
賣客戶資料，其CEO只會一口否認，最後不認不認
還須認，可見從公司的危機一開始出現的時候，他們
已經遠遠脫離了現代公關藝術的要求，成為最落後最
無知的危機處理者，最終以一敗塗地收場。

公關藝術，今之專家認為問責非常重要，負責任
是大公司最大的聲譽，絲毫不能有損，危機發生了，
一間公司最差的做法莫如互相推卸責任，因為日後還
有誰願意相信他們公開的解說？

第二，透明度也是公關藝術重要的一環。事件暴
露，群眾有目共睹，此際還要竭力隱藏，那就不智了
。提高公司的透明度，自可加強他日對公司的信心與
歸屬感。第三，社會氣候和政治氣候，也不能不多加
注目，像社會今日環保意識抬頭，任何人也不可以掉
以輕心，更不能視若無睹。政治氣候一樣，在某種政
治氣氛下，公司硬要衝破大氣候，或者在政治敏感度
特大的時刻，堅持無視政治的影響，都屬逆公關藝術
之路而行，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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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
為
名
二
不
為
利
，
今

天
寫
作
人
都
練
得
清
高
了
。
其

實
個
個
銅
臭
味
未
絕
，
只
是
不

得
不
向
現
實
低
頭
。

除
兒
童
文
學
和
流
行
文
學

，
走
純
文
學
或
說
純
文
學
創
作

手
法
的
，
書
寫
成
後
大
都
面
臨

出
版
尷
尬
。
有
些
有
名
氣
的
作

家
，
以
往
出
版
社
多
是
上
門
約

稿
，
現
在
自
己
拿
着
書
稿
找
上

門
，
也
常
遭
冷
遇
。
也
難
怪
，

編
輯
要
吃
飯
，
出
版
社
要
生
存

，
賺
錢
是
首
要
的
，
書
的
價
值

沒
多
少
人
在
乎
。

在
內
地
出
書
，
先
要
花
二

萬
多
買
書
號
（ISBN

）
，
再

加
各
種
名
目
的
費
用
，
二
三
百

頁
純
文
字
書
，
沒
有
四
五
萬
錢

下
不
來
。
若
有
點
相
片
或
要
求
用
輕
型
紙

如
蒙
肯
，
價
碼
立
刻
就
提
到
八
九
萬
了
。

出
版
社
也
只
負
責
提
供
五
百
冊
的
書
，
不

負
責
銷
售
（
銷
售
有
可
能
賠
，
不
賣
反
而

穩
賺
多
少
）
。
作
者
貼
錢
出
的
書
，
拿
不

到
一
個
子
兒
的
稿
酬
，
只
能
送
送
親
友
。

這
種
不
正
常
的
出
版
現
狀
，
令
不
少
好
作

家
創
作
意
興
闌
珊
，
垃
圾
文
化
盛
行
。

香
港
的
出
版
社
好
一
點
，
因
為
書
號

不
允
出
賣
。
只
有
極
少
數
出
版
社
讓
作
者

保
存
了
一
點
顏
面
，
按
正
常
運
作
出
書
。

有
的
出
版
社
與
作
者
的
合
作
方
式
條
件
苛

刻
，
只
給
作
者
二
三
百
冊
讓
自
行
處
埋
，

其
餘
事
如
稿
酬
與
作
者
無
關
。
作
者
嘔
心

瀝
血
，
最
後
落
得
屈
辱
之
約
，
斯
文
掃
地

。
但
還
可
以
怎
樣
？
也
只
能
接
受
，
否
則

書
稿
就
是
一
堆
廢
紙
。
如
此
之
後
，
作
者

只
好
找
個
台
階
下
下
，

把
寫
書
看
作
是
寫
着
高

興
，
自
己
玩
玩
。
這
不

就
是
一
不
為
名
二
不
為

利
了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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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當
代
名
作
家
渡
邊
淳
一

在
《
復
樂
園
》
中
，
通
過
情
節
趣

致
的
故
事
，
描
繪
出
老
年
人
掙
脫

社
會
習
俗
加
諸
身
上
的
束
縛
，
回

歸
到
生
命
的
原
點
，
重
新
點
燃
起

內
心
對
生
活
的
愛
慾
。
賢
妻
型
的

東
山
夫
人
，
丈
夫
退
休
後
，
她
也

要
求
退
休
—
—
從
家
務
事
中
退
休

。
她
下
定
決
心
要
為
自
己
好
好
活

，
她
搬
出
獨
居
，
從
此
擁
有
自
己

的
天
地
。
如
此
壯
舉
，
在
女
讀
者

中
定
能
引
起
共
鳴
—
—
要
把
自
己

當
回
事
。

一
般
日
本
人
，
年
過
七
十
很

少
手
牽
手
走
路
。
我
們
中
國
人
也

這
樣
。
所
以
有
人
說
：
同
桌
默
默

吃
飯
的
男
女
二
人
，
必
然
是
老
夫

老
妻
。
相
對
無
言
體
現
出
日
子
越

過
越
無
味
。
角
川
夫
婦
不
是
這
樣

。
他
們
散
步
牽
着
手
，
小
別
見
面

則
互
吻
臉
頰
或
擁
抱
。
他
們
身
體

健
康
，
顯
得
年
輕
，
因
為
日
子
過

得
快
樂
。
渡
邊
認
為
這
類
親
暱
的

動
作
，
不
僅
促
進
心
靈
交
流
，
也
促
進
血
液
循

環
有
益
健
康
。
他
說
年
齡
越
大
的
人
越
需
要
身

體
的
接
觸
。
書
中
諄
諄
告
誡
老
年
人
不
可
鬆
懈

過
日
子
，
那
樣
肯
定
很
快
衰
老
。
甚
至
說
讓
老

年
什
麼
不
管
什
麼
不
做
地
安
安
靜
靜
過
日
子
，

是
一
種
﹁溫
柔
殺
人
﹂
。
渡
邊
的
作
品
在
國
內

很
風
行
，
譯
作
已
有
《
女
人
這
東
西
》
、
《
男

人
這
東
西
》
、
《
失
樂
園
》
、
《
復
樂
園
》
等
等

。
譯
者
竺
家
榮
譯
筆
流
暢

優
美
，
他
在
譯
後
記
中
說

，
希
望
渡
邊
的
情
愛
小
說

能
夠
給
中
國
讀
者
帶
來
美

的
享
受
和
柔
軟
的
思
維
方

式
以
及
對
生
活
的
激
情
。

臉
頰
上
長
了
個
小
粉
瘤
。
最
初
見
到
，
有

點
害
怕
。
不
管
如
何
，
身
上
長
粒
東
西
總
是
怕

的
。
跟
同
事
吃
飯
，
她
說
認
識
一
位
皮
膚
科
醫

生
，
讓
我
去
看
看
。
醫
生
的
確
不
錯
，
說
你
這

是
粉
瘤
，
不
用
怕
。
手
術
可
做
可
不
做
，
因
不

會
怎
麼
長
大
。
既
然
不
是
壞
東
西
，
我
就
放
心

了
。
愛
漂
亮
的
女
朋
友
對
我
說
，
有
這
樣
一
顆

東
西
，
還
是
割
掉
好
些
，
有
礙
觀
瞻
嘛
。
我
卻

拖
了
再
拖
。
結
果
，
有
天
早
上
醒
來
，
那
東
西

腫
起
來
，
趕
快
去
看
醫
生
，
那
醫
生
說
是
感
染

發
炎
，
給
了
抗
生
素
。
可
是
，
吃

下
去
沒
好
，
腫
得
像
鴿
子
蛋
。
再

看
醫
生
時
，
他
打
了
麻
藥
，
在
診

所
裡
放
掉
了
一
大
堆
膿
血
。

以
為
這
麼
件
小
事
，
應
該
很

快
就
好
了
，
哪
裡
想
到
，
兩
個
多

星
期
，
就
是
好
不
了
。
隔
天
去
診

所
洗
傷
口
，
醫
生
都
說
還
有
膿
水

，
傷
口
不
能
開
放
。
洗
完
傷
口
，

又
把
它
用
紗
布
封
起
來
。

貼
着
塊
紗
布
，
自
然
很
難
看

。
還
有
，
洗
臉
不
方
便
，
洗
頭
更

加
不
便
。
每
天
盼
望
不
用
再
封
紗

布
，
盼
望
了
兩
個
多
星
期
了
，
還

是
不
行
。
日
有
所
思
，
夜
就
有
所

夢
—
—
夢
見
自
己
的
左
臉
，
黑
了

一
大
片
。
驚
醒
過
來
，
再
也
睡
不

着
。

中
秋
佳
節
，
颱
風
襲
港
，
沒
有
月
亮
可
賞

，
臉
上
又
貼
大
塊
紗
布
，
真
是
沮
喪
。

一
再
追
問
醫
生
，
何
時
能
好
，
他
就
是
答

不
上
。
忍
無
可
忍
，
只
好

讓
他
寫
封
轉
介
信
，
另
找

高
明
。
重
新
寄
望
趕
快
好

起
來
。
很
小
的
事
，
以
為

沒
問
題
，
卻
不
那
麼
簡
單

，
世
事
難
料
。

故事是這樣的，大船撞冰
山沉沒了，你獲救，坐在可容
納三十人的救生艇，但艇上只
有十五人，每位逃出生天的乘
客都分得雙倍糧水，救急物資
中，還有鵝肝醬和紅酒。救援

船相信幾小時後就到，你很安心。大家在救生艇
上品嘗鵝肝醬時，突然記起，不遠處有兩位乘客
，還在海中載浮載沉，他們在呼叫求救，已經大
半小時。

救生艇上的人，無動於衷。甲說： 「糧水是
屬於我們的，為何要分給別人？」乙則認為：
「我們雖然有充裕的食物，但留給自己，積穀防

飢很應該，我們怎知救援船一定到？」丙則堅定
地說： 「他們的不幸，非我們造成。他們如果死
了，也完全與我們無關。」你覺得這幫人很過分
嗎？想一想，你可能是救生艇上冷血獲救者的一
分子。

這個 「救生艇的故事」，常被用作比喻當今
富國窮國的關係。我們生在同一個地球，也是同一艘沉船
的乘客，請自己對號入座，就明白所謂何事。

也許你會覺得比喻不倫，我們現在擁有的財富，是自
己努力得來的，不能等同救生艇上公用的物資；窮國與窮
人們有今天，是因為自己懶惰，不思進取，與人無尤。真
的嗎？如果你不是生在香港，而是生在海地太子港，同樣
努力，會否得到同樣回報？如果你不幸墮落怒海中，奮力
自救而不可得，你會否認為這是自己的錯？

􀥅􀥅􀥅􀥅􀥅􀥅􀥅􀥅􀥅􀥅􀥅􀥅􀥅􀥅􀥅􀥅􀥅􀥅􀥅􀥅􀥅􀥅􀥅􀥅􀥅􀥅􀥅􀥅􀥅􀥅􀥅􀥅􀥅􀥅􀥅􀥅􀥅􀥅􀥅􀥅􀥅􀥅􀥅􀥅

責任編輯：李 淼小公園

雲
家
洛

救救
生
艇
的
故
事

􀥅􀥅􀥅􀥅􀥅􀥅􀥅􀥅􀥅􀥅􀥅􀥅􀥅􀥅􀥅􀥅􀥅􀥅􀥅􀥅􀥅􀥅􀥅􀥅􀥅􀥅􀥅􀥅􀥅􀥅􀥅􀥅􀥅􀥅􀥅􀥅􀥅􀥅􀥅􀥅􀥅􀥅􀥅􀥅􀥅􀥅􀥅􀥅􀥅􀥅􀥅􀥅􀥅􀥅􀥅􀥅􀥅􀥅􀥅􀥅􀥅􀥅􀥅􀥅􀥅􀥅􀥅􀥅􀥅􀥅􀥅􀥅􀥅􀥅􀥅􀥅􀥅􀥅􀥅􀥅􀥅􀥅􀥅􀥅􀥅

􀥅􀥅􀥅􀥅􀥅􀥅􀥅􀥅􀥅􀥅􀥅􀥅􀥅􀥅􀥅􀥅􀥅􀥅􀥅􀥅􀥅􀥅􀥅􀥅􀥅􀥅􀥅􀥅􀥅􀥅􀥅􀥅􀥅􀥅􀥅􀥅􀥅􀥅􀥅􀥅􀥅􀥅􀥅􀥅􀥅􀥅􀥅􀥅􀥅􀥅􀥅􀥅􀥅􀥅􀥅􀥅􀥅􀥅􀥅􀥅􀥅􀥅􀥅􀥅􀥅􀥅􀥅􀥅􀥅􀥅􀥅􀥅􀥅􀥅􀥅􀥅􀥅􀥅􀥅􀥅􀥅􀥅􀥅􀥅􀥅􀥅􀥅􀥅􀥅􀥅􀥅􀥅􀥅􀥅􀥅

說
謊
，
對
大
多
數
人
來
說
，
有
如
喝
水
那
麼
頻
密
，

一
天
不
知
多
少
次
，
沒
什
麼
大
不
了
，
也
不
認
為
是
什
麼

罪
。
有
人
突
然
發
現
患
癌
，
通
常
錯
愕
於
為
何
偏
偏
選
中

我
？
我
又
沒
犯
過
什
麼
罪
？
真
的
沒
犯
過
罪
嗎
？
不
！
只

是
認
為
罪
不
至
死
而
已
。

我
們
發
覺
孩
子
撒
謊
，
或
者
發
現
老
公
婚
外
情
騙
自

己
，
氣
得
要
命
。
有
什
麼
好
氣
？

現
實
生
活
中
，
誰
不
撒
謊
？
孩
子
只
是
早
一
點
進
入

成
人
世
界
，
老
公
只
是
在
天
天
說
愛
你
之
餘
再
加
一
個
謊

而
已
，
犯
得
着
那
麼
生
氣
嗎
？

對
於
說
謊
，
我
們
的
真
正
態
度
是
：
只

許
州
官
放
火
，
不
許
百
姓
點
燈
，
我
說
謊
可

以
，
你
說
謊
就
是
魔
鬼
撒
旦
。
我
們
看
不
見

自
己
的
真
面
目
，
總
以
為
自
己
的
說
謊
可
以

原
諒
，
因
為
不
過
是
白
色
謊
言
，
後
面
的
本

心
是
好
的
。
譬
如
對
長
得
醜
的
人
說
她
漂
亮

，
過
胖
的
人
說
她
不
算
胖
，
目
的
是
讓
對
方

自
我
感
覺
良
好
，
也
使
自
己
在
人
心
目
中
留

下
好
印
象
。
而
在
背
後
，
對
那
又
胖
又
醜
的

女
人
，
盡
情
嘲
笑
。
我
們
一
口
兩
舌
，
卻
絲

毫
看
不
見
自
己
的
醜
惡
。
我
們
以
為
自
己
的

本
心
是
好
的
，
其
實
是
不
懷
好
意
，
只
是
不

想
得
罪
人
，
尤
其
那
人
是
你
的
老
闆
。
我
們

不
存
好
心
，
還
以
詐
術
待
人
，
為
自
己
多
於

為
別
人
。
還
辯
解
說
為
了
不
想
對
方
難
過
。

於
是
養
成
習
慣
：
見
人
說
人
話
，
見
鬼

說
鬼
話
。
油
嘴
滑
舌
，
像
毒
蛇
搖
來
擺
去
，

對
這
些
人
，
一
般
的
評
語
是
：
有
社
交
能
力

，
靈
活
，
有
人
緣
，
是
公
關
人
才
。

除
了
職
場
的
專
業
人
，
連
家
庭
主
婦
，

也
用
這
套
表
裡
不
一
來
持
家
，
所
謂
﹁好
女

兩
頭
瞞
﹂
，
兩
邊
盡
量
說
好
話
，
本
心
都
是
好
的
，
委
屈

吞
在
肚
裡
。

吞
得
下
，
還
好
，
但
如
果
怨
毒
累
積
到
臨
界
點
，
一

旦
爆
炸
，
必
定
無
可
收
拾
。
又
或
者
十
年
新
抱
熬
成
婆
，

到
有
一
天
，
白
燕
變
成
黃
曼
梨
，
把
積

聚
幾
十
年
的
怨
毒
，
發
泄
在
另
一
個
弱

者
身
上
。
說
謊
引
發
的
罪
惡
，
一
大
堆

，
這
一
切
都
從
白
色
謊
言
開
始
。
劉
備

教
兒
子
：
勿
以
惡
小
而
為
之
。
什
麼
小

惡
？
我
認
為
白
色
謊
言
排
第
一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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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渡邊淳一的《復樂園》

舒 非
無無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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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學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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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管弦樂團與香港電台第四台將合辦 「醉人音樂
半世紀」音樂會，以一系列陳浩才生前最愛音樂金曲向他致敬，彰
顯他對古典音樂及教育之貢獻。

資深音樂節目主持人陳浩才自幼酷愛音樂，曾擔任中學音樂教
師，因偶然機遇投身古典音樂推廣工作。一九六○年起應邀擔任香
港電台《醉人音樂》節目主持；創辦本港首本音樂與音響的綜合月
刊《音樂生活》及影音雜誌《音響技術》。一九六九年參與組織香
港兒童合唱團，歷任董事會主席。

「醉人音樂半世紀」音樂會將於十月十五日（星期五）晚上八
時及十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
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 「文革
」期間，許多產品都具有紅光亮的風格
，時至今日，這些革命題材的物品，則
化身而成懷舊時尚或潮流型格的代表，
繼續受到追捧。今個十一黃金周，本港
的商場順應這紅色浪潮，舉行 「建國 61
周年紅色偉人珍藏展」，展出約三百件
充滿革命色彩的工藝及日用收藏品，讓
市民及遊客，了解更多祖國的歷史。

提供展品的是來自湖北荊州的收藏
家何培元，他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收藏
了三萬多件紅色經典藏品。他表示，這
些藏品既可增值，通過收集、整理、研
討，又可以教育八十後、九十後等下一
代，認識建國前後政治、歷史的情況。
他常在大學舉辦展覽，通過文物作愛國
教育。

經五十道工序才完成經五十道工序才完成
何培元這次帶來的藏品中，最矚目

的是織錦畫《毛主席去安源》。他介紹
說，這幅織錦畫要經過五十道工序才能

完成，先用機織蠶絲，再於布上刺繡而
成，每天只能織三厘米， 「這幅織錦畫
是根據油畫《毛主席去安源》而織製，
高二百二十厘米，闊一百五十四厘米，
當時只有省軍區的單位才有資格掛起來
，另外則是贈送給外國友人的禮物。製
作織錦的工廠，當時稱為杭州東方紅織
錦廠，其實是百年老廠。」同樣的織錦
畫在一九九二年北京一個拍賣上曾以十
五萬美元成交。

另一幅大型繡品《毛主席軍裝繡》
，也是根據一幅油畫而於一九六九年繡
製，在布本上繡了毛主席軍裝像及武漢
長江大橋，還有一句 「萬里長江起宏圖
」題字。何培元問過油畫的原作者，知

道當時只繡製了一幅繡畫，
完成後張掛於一個縣的革命
委員會內。

現場還有一幅長達十九
點七六米的《毛澤東同志》
剪紙畫，剪了八十三幅毛主
席頭像。何培元說，這是紀
念毛主席一百歲誕辰時創作
的，只有兩套相同的作品。八十三幅毛
主席頭像，代表毛主席享年八十三歲，
十九點七六米長，代表毛主席於一九七
六年去世。

淘寶逾二十年知真假淘寶逾二十年知真假
現場的展品非常豐富，還有六、七

十年代的陶瓷用品。何培元說，他 「淘
寶」的方式是全國各地的古董市場、地
攤、拍賣會及網站，由於有二十多年經
驗，一看便知真與假。他隨手拿起一個
杯子，便說： 「當時的瓷質比較粗樸，
但杯上的畫作則是手繪的，畫工精巧，
而且所畫的人物精神面貌，是現在的人
未必能學到的，而當時的瓷器製品，只
有湖南、景德鎮等幾個官窰製作，而現
在的仿冒品，一般是用電腦繪圖及貼花
製成。」

除了陶瓷用品，還有領導人雕像、
收音機、鏡子、紅皮書、證書、油燈及
相片等。何培元希望有機會成立一間展
覽館，展出他的收藏。他表示，如果香
港人有興趣為他的藏品開設展覽館，他
也非常歡迎。

「建國61 周年紅色偉人珍藏展」即
日至十月一日在新太陽廣場展出，十月
二日至七日移師往大埔超級城，十月八
日至十七日則會於元朗廣場展出。

【本報訊】記者張帆報道：由譚盾創作、歷時三
年在上海青浦朱家角建造的水樂堂落成，而特別為水
樂堂策劃、製作的建築音樂演出 「水樂堂．天頂上的
一滴水」九月二十八日在上海首演，這也是身為中國
上海國際藝術節顧問的譚盾為第十二屆上海國際藝術
節開幕而獻上的最新力作。

「水樂堂．天頂上的一滴水」既是一場行為音樂
、行為藝術的演出，也是視聽藝術與弦樂四重奏、琵
琶、女聲和六人打擊水樂的一個精彩現代音樂組合。
譚盾在日前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近幾日來，他
和他的團隊一直在朱家角水鄉排練。

將建築作為樂器並非譚盾首創，他指出，其實十
九世紀以來，世界幾乎所有的音樂廳都是按照大提琴
或小提琴的共鳴原理來建造的，這一理念至今影響着
我們。而他想要做的，就是尋求突破，把更多的建築
用於音樂創作。是次演出的場地水樂堂由日本磯崎新
工作室與譚盾共同設計建造，它確立了一個全新的建
築音樂觀念：從建築上把德國的 「Bauhaus」建築理

念和譚盾獨創的 「Minhaus」建築理念結合起來。 「Bauhaus」是
以工業廢墟，廢舊工廠改造為特點， 「Minhaus」則以江南老房
子改造以及明代家具的極簡主義為特色。水樂堂是由古鎮老宅修
整而成的新世紀多功能空間，它融合了環保的理念、水鄉的文化
和天人合一的哲理，也成就了譚盾對音樂空間的一個夢想。

「水樂堂．天頂上的一滴水」演出共分四場：第一場：禪聲
與巴赫，以河水的聲音與視覺為主；第二場：水搖滾；第三場：
弦樂四重奏與琵琶；第四場：四季禪歌。

譚盾表示，這一創意演出除了本月二十八日為參加藝術節的
各國貴賓試演，次日將正式對外公演，並在國慶黃金周前後演出
約二十場。他的理想是至少演出二百至三百場。

織錦畫《毛主席去安源》最矚目

何培元紅色珍藏在港展出何培元紅色珍藏在港展出 譚
盾
新
作
上
海
首
演

▲譚盾（中）在發布會上談水樂堂創作理念
本報攝

港台辦紀念陳浩才音樂會

▲

何
培
元
身
邊
這
幅
《
毛
主
席
去
安
源
》

織
錦
畫
，
當
時
只
有
省
級
軍
政
單
位
才
有

資
格
張
掛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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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
主
席
軍
裝
繡
》
以
武
漢
長
江
大
橋

為
背
景

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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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
蕾
舞
《
紅
色
娘
子
軍
》
陶
瓷
像

本
報
攝

▲

天
安
門
太
陽
升
為
題
材
的
罎
子
。
何

培
元
說
，
是
當
年
結
婚
時
用
作
擺
放
雞

蛋
、
糖
果
或
茶
葉
的
器
皿

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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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台式鬧鐘，鐘面以樣
板戲《紅燈記》鐵梅的劇照裝飾 本報攝


